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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为我们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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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书院（外一首）

■ 黄平

载酒堂宽古树荫，桄榔茅舍听长吟。
琼州文脉何曾断，书院深深诗赋沉。

◎桄榔庵

万里投荒望驿尘，疏篱茅舍岂安身。
桄榔树似朝人立，檐下滔滔说逐臣。

荡荡秋水，在流
■ 倪俊宇

谁的心弦，让
二三断鸿惊醒
泊在你梦境里的红帆
是否渐行渐远了
你看到了吗？那挥别故乡的
背影，在晨岚或夕照的
烟波间，若隐若现
已泛黄了那一叠叠信笺

落木萧萧，飘在
逝水上的，是匆匆岁月
秋水的心绪愈来愈凉
响着诺言的
那个秋雨天，仍在
一阕宋词里低头缱绻

一湾秋水，涨涨落落
在河岸冲刷出好些皱纹
堤阶上的履痕，缄默无语
而岸畔榕树的气根
垂挂太多的惦念
荡荡流水，有否给你
传来归鸟的嘱咐：
在哪一天，榕荫下
该响起那久违的乡音
该响起一片唏嘘的感慨？

《
海
边
纪
事
》（
丙
烯
画
）

李
生
琦

作

1960年腊月初，我6岁许。因为
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兄弟三人随母亲
乘坐一辆牛车，从岛西的新街镇举家
迁往海尾镇。那时，从新街至海尾不
通公路，两地之间的往来除了步行便
是乘坐牛车了。母亲从新街镇附近的
村庄里物色了一辆人畜俱佳的牛车。
那驮车的黄牛体壮蹄健不说，驾车的
车夫据说常年走南闯北，熟悉岛西地
理风土人情，还通晓海尾一带的方
言。“闭着眼睛也能把你们驮到海尾的
新家。”牛车夫把裸露的胸脯拍得嘭嘭
响。

过了山又涉了水，其间还在昌化
江边的一个小村寨住了一宿，翌日傍
晚我们到达了一个港湾的拐角处。耳
畔传来阵阵海涛声，只是看不见海面，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因涨潮而向
路畔漫延、约有两米来宽的浅浅海
流。海流一侧仄着一溜茅草棚，内有
几位渔民在织网和修补渔船。牛车夫
把鞭绳一甩，指着那溜茅草棚说：“到
啦，海尾到啦！”母亲领着我们闹哄哄
的要下车，冷不防一位织网的渔人跑
出工棚笑着朝我们嚷道：“你们这是到
哪呀？”他扬手向西指着说：“海尾不远
了。朝西走一阵就到了。”照着渔人的
指向，我们越过了几道仙人掌丛生的
野坡，很快便见着那海的蔚蓝了。正
是夕阳灿烂的时刻，渺渺的海平线上
色彩缤纷的火烧云喷薄而出，在海涛
的裹卷下，拥吻着海天间的点点归帆
和翔舞的鸥鸟。

海尾以其缤纷的色调涌入了我们
的眼帘。

牛车夫不好意思地跟我们说：“我
小时候来过海尾，过了多年，迷了路。”
后来我们才知道，牛车夫其实压根儿
没到过海尾。他早几年曾到过儋州的
海头，知晓海尾处于海头南面，沿海岸
线走，两地距离二十多公里。凭自己
长年在外闯荡练就的距离感和方位
感，硬是找到了海尾的边缘。但他顾
名思义，想当然以为海尾只是个小渔
村，且处于海之尾巴，于是将我们驮至
海尾港湾末端的茅草棚边。其实，海
尾其时拥有两千多户人家，近万人口
中，一半讲临高语，以捕鱼为生；另一
半讲儋州语，从事农耕。若以人口规
模衡量之，当时的海尾称得上是岛西
重镇了。

我们初来乍到，单位没有宿舍供
我们居住，便租了一处私宅住下来。
这私宅很古旧，扇挂着锈迹斑驳铜锁
的木门，以及覆盖着苔藓的墙砖和屋

瓦，都释放着一种冷冷的黯黄。私宅
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农民，名黑石。黑
石自住老宅的东间，把天井和其他房
间统统租给我们。他所住的东间原有
一拱门通天井。我们进住时，那扇拱
门已被一堵石墙所阻隔。不过，石墙
并不密封，留有少许的缝隙。每逢月
初，母亲站在天井里喊一声：“石叔！”，
就见两只瘦棱棱的手指从一稍大的缝
隙颤颤地捅过来，夹过母亲手中的租
金，然后颤颤地抽缩回去。

每逢黎明时分，必有一阵深沉浑
厚的男歌声从东间飘逸过来。睡意蒙
眬中，那悠扬且带着几分哀怨的歌声，
宛若从另一个世界里款款而来的天籁
之音。母亲说那是石叔在唱儋州山歌
呢。长大一些，我学会了儋州话，才知
道石叔所唱的尽是流行于儋州一带的
民间情歌，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呀，

“哥哥携妹上山来”等等。
前年我回海尾探访，见黑石那幢

老宅因年深日久、几近坍塌已被拆除，
其后代在旧址上建起了一栋二层楼
房。黑石早已离世，楼房的主人是黑
石的一位长孙，长得眉清目秀，只是肤
色颇为黧黑。这位长孙已弃农务渔，
早几年与人合资造了一艘大船，专赴
深海捕鱼。他秉承爷爷的基因，喜爱
唱歌。他在爷爷留下的山歌曲谱里填
写歌词，自称旧瓶装新酒。他弹得一
手好吉它，每逢休渔期间，他时常携吉
它在海边或农贸市场旁为众人自弹自
唱，堪称海尾新一代业余民谣歌手。
那天傍晚，我在海岸边观赏他为众人
演唱。他傍着沙滩上的一艘旧木船，
面朝大海和听众，先唱一首新近流行

的歌曲《桥边姑娘》，继而又一连唱了
几首儋州民歌，唱到深情处陶醉得双
眼眯成一条线。尽管那天为他喝彩的
掌声此起彼伏，我还是真切地记着了
他最后唱的一首山歌末尾的歌词：欲
问故家在何方，彩云生处是海尾。

巷子里亦夹杂着非农非渔的住
户，户主是个猎手，人称狗二，与其朝
夕相伴的黑猎狗被称为狗大。这只黑
猎狗被狗二驯得不同凡响，识别能力
非凡。天乍黑，狗大就两眼炯炯地蹲
在家门口当中，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盯
着过往行人。凡本镇人路过从不惊
动，若外地人趋近巷口，狗大则咆哮如
雷。狗二长得粗身长臂、黝黑结实，是
镇子里有名的摔跤手，曾获镇上摔跤
赛事多届冠军。每逢端午节，讲临高
语的渔民和讲儋州语的农民会推选出
高手举行摔跤比赛。非农非渔、技高
一筹且会讲儋州、临高两种方言的狗
二，便成了两边争取作为自己阵营选
手的对象。有一年，双方争执不下，狗
二便和稀泥地退出比赛，自告奋勇当
了裁判。狗二时常说他与他的猎狗心
有灵犀、息息相通，他若出远门也晓得
关在家里爱犬的安危。我们起初以为
是戏言。有一天，狗二在镇口沙地上
教我们几个少年练摔跤，那里距他家
约两里多地。忽然间他竖起耳朵说隐
约听见狗大在家中狂吠，问我们可听
着。我们摇摇头，说：“师父只惦着自
家的猎狗！”他吼道：“许是爱犬正陷险
境！”言毕，拔腿朝家奔去。我们几个
紧随其后，到他家一看，果不其然，那
狗大正遭一群老鼠围攻。狗大虽雄
骁，却疲于应对硕鼠的四面围攻，有几
只老鼠竟跳上狗大的头顶啄其眼睛。
我们把老鼠赶跑才解了狗大的围。

重访海尾时，我去探访狗二，只
见其老屋依旧桀桀立于巷口一角，只
是门窗紧闭，敲门半天，亦不见回
应。邻居说，八旬高龄的狗二依然硬
朗如昔，健步如飞，时常独个儿外出
云游四海，两天前才牵着他的狗去博
鳌旅游！告辞邻居，转身见老屋旁的
一块空地上，有几位渔妇在晾晒虾
米，她们将剥去外壳并剔除背部沙带
的小虾铺晒在成片的竹匾上。我问：

“如此大量的虾米该如何推销？”一位
渔妇立身笑道：“用不着推销，酒香不
怕巷子深。我们海尾不仅无沙虾米
闻名四方，核电站也赫赫有名，岛内
公路上还竖着我们昌江海尾核电的
牌子呀。游客们慕名而来，无沙虾米
是他们的必购之物呢！”

平日里同学校友聚会，我很少
参加，因为不想在觥筹交错中累了
自己。但今天这个聚会，我决定参
加。群里发布了信息，高中时候的
班主任杨老师要出席。

说起杨老师，自高中毕业之后，
我已经有三十年时间未和他见过
面。记忆中，他方脸高个，眼大眉
粗，面目慈祥，从未见他对学生发过
脾气，尽管有时候学生顶嘴捣蛋让
他很怄气。

杨老师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初期，作为人才从贵州来到海南，在
海南中学任教，在我们上高二时担
任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杨
老师给人的感觉敦厚质朴，大家都
说他是个老实人。

杨老师真是老实出了名。我们
班有三大特点，学习不好，纪律差，
还打架，闹得上至学校领导，中至年
级级长，下至各科任老师，都很厌
烦。老师们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们这
个班，不想跟我们班沾边。但杨老
师没有这个想法，当学校安排教学
工作任务时，他二话不说便同意担
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
他说，都是学生嘛，有何好坏之分。

然而我们确实很坏。看到杨老
师老实，总是想算计他。比如劳动
课扫地，我们有时候偷懒，装模作样
地坐在教室里拿起书本学习。此时
的杨老师，便拿着一把长长的竹扫
把，到我们班的卫生区去扫地。别
人见了笑话他，说你是老师，怎么来
扫地，为什么不叫学生来扫？此时
的杨老师，不置可否，笑了笑，憨憨
地说，没事的，让学生们有多些时间

学习，我来扫地也是舒活筋骨。
班里的同学学习成绩不咋地，

但同学父母亲中高官衔的不少。不
过据这些同学讲，杨老师从来没有
利用师生关系，让他们的父母帮过
他什么忙。

杨老师对学生毫无所求，却乐意
给予。让我感动的是，高考之后，我
和其他几个同学当时都没回家，全住
学校里。饭堂没开火，杨老师便叫我
们到他家吃饭，那时他还没带家眷过
来，独自居住，我们到他家蹭饭也就
没什么拘束。后来有几天，杨老师白
天总要出去，到晚上才回来，便把家
里的一把钥匙给我们，说你们自己到
我家做饭吃。有人提醒他当心，他说
都是自己的学生，无需担心。

聚会吃饭的地方到了，有关杨
老师的点点滴滴便在我脑子里打
住。进入吃饭的包厢，只见饭桌主
位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
戴着一顶浅灰色的圆帽，腰杆笔直
地端坐着——这就是我三十年未见
的杨老师了！见到杨老师的瞬间，
我既激动又开心，激动的是三十年
之后还能见到杨老师；开心的是我
眼前的杨老师精神状态蛮好，他依
然是方脸高个，面目慈祥，和蔼可亲
——84岁的老人了，脸色还那么红
润，看起来就像70岁出头的样子。

有两位女同学坐在杨老师左右
两边。我听到她们跟杨老师说个没
完没了，完全像外出多年的女儿回
到家里来，跟着自己的父亲拉家
常。这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看得出同学
们对杨老师非常的感恩和敬重。

因为上了年纪，杨老师不能久
坐，饭局还没结束便说要回家。我
和其他同学扶护着，一起送他下楼，
另有同学开车送他回家。同学们
说，杨老师今天出席这个饭局，是想
见见三十年来未曾见面的学生，他
心里挂念着呢。听同学们如此说，
我心里泛潮了。

同学们都说，像杨老师这样的
人，一定能活上百岁。我想是的，当
一个人做到无争无欲，七净六空，怎
么能不长寿呢？总觉得，做人就应
该像老实的杨老师一样，看得开，放
得下，像草叶上一颗晶莹剔透的露
珠，闪烁着微小但透亮的光芒。

我有一只狗鼻子和一对猫耳
朵。

这是母亲说的。我曾认真百度
过，狗鼻子和猫耳朵，比起人类，是
要灵敏成百倍甚至上万倍的。母亲
虽是玩笑话，但也是有依有据。

小时候我家住在单位平房。屋
里空间逼仄，举步维艰；屋外走廊户
与户之间，大多摞着各家的煤球、柴
火或杂物。这就给鼠辈们创造了很
多奇妙的藏身之处，鼠患由此不
绝。但那时城里不兴养猫养狗，一
是家家户户余食不多，养不起；二是
人鼠一般和平相处，大家见怪不
怪。晚上睡觉，老鼠就在蚊帐外啃
食，第二天人醒了再收拾床尾的鱼
刺花生壳什么的，稀松平常。

但人类再宽厚，老鼠过于猖狂
时，还是要使些非常手段的，比如用
鼠夹或下鼠药。如此一来，自然就
有负伤或中毒后逃走隐匿然后不幸
遇难的老鼠。这样的老鼠，一般都
藏得很深很隐蔽，不是在各家杂乱
的柴火堆里，就是在某处房梁或柜
顶的一角。若不及时清理，后果很
严重。这时，我的鼻子就可以发挥
特长了。搜寻鼠迹，对我来说，简直
轻而易举。不需太浓烈的气味，仅
循着老鼠吃剩的残渣或屎尿，我就
能毫无差池找到它们的容身之所。
所以，每年春节前家庭大扫除，我就
像大主管一样，这里嗅嗅那里闻闻，
指手划脚。

有这样的嗅觉，我对饭菜美食
的悟性自然也很高，尤其饥肠辘辘
之际。那时大家都吃得朴素，街上
也没有太多可售的现成食物。父亲
能做各种好吃的，碰上好食材，就要
兴冲冲露上一手。有时他做好后会

藏在蒙纱的餐柜里让我猜——红鱼
炖五花肉？椰蓉墨鱼仔？……我总
是一猜一个准。

长着狗鼻子，当然也有坏处。
我就不大受得了近距离的香水气
息。小资们说，缥缈朦胧若有若无
的香水，是时尚人士最好的外衣。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男同事谈了恋
爱，常常穿着不同的香水来上班。
我们座位挨得近，接连数月，我日日
恍惚，如同置身于毒气密封罐，大脑
缺氧效率低下，每天挣扎着要不要
请求他明天换回旧衣早日让我脱离
苦海？但看他春风得意的模样，终
究没有开口。幸好，他很快地进入
了婚姻，立时又变回像原先那样朴
实可亲。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再说我的猫耳朵。过去母亲提
起这桩总是既嗔又疼的。我从小睡
得轻，一点风吹草动就惊醒。母亲
为此操心不已，总担心我睡不够，长
不大。童年时代，只要不是上学时
间，只要我在闭眼睛，不管太阳在多
高的天上悬挂，母亲都舍不得把我
唤醒。非但如此，她还要威吓家里
其他熊孩子：她睡了，不许吵！其实
那时候，我大多在装睡，只是想偷偷
独享一时半会的特殊待遇！

长大后发现，我的确长着一对
猫耳朵！平日里，家人同事的脚步
声，几米开外橐然入耳，我就知道谁
来了。前些年有个娱乐节目叫“蒙
面唱将”，我偶然一见就惊喜万分。
虽说平时不算亲近音乐，但能对得
上名字的歌手也日积月累攒了不
少。节目里的老唱将，声音一出我
大概能猜中七八，暗自里得意了好
一阵子。对认真谈了心讲过话的朋
友同事，我像在大脑里设了格子一
样，仔细清晰地存放着他们各自不
同的声音。有些多年未见的旧友，
再见面时我依然可以听声识人，这
也让我的一位当警察的好友惋惜不
已：你入错行了！

但也许人的大脑容量实在有
限，我在装下那些气味那些声音的
同时，也失忆般地忘却了成长至今
的大多数有趣无趣的故事。每逢亲
友同伴相聚，大家其乐融融追溯往
日时光，我常常如同一个局外人，一
边听他们诉说曾经如何如何，一边
在空荡荡的大脑中急速搜索，但一
无所获，连插个嘴的机会都没有。

都说上天是公平的，给你开了
一扇门，就要关上一扇窗。既然天
注定，那就如此吧。

沉甸甸的秋天，雨也是沉甸甸地
下着。夜深了，万籁俱寂，可有一种生
灵却不住地叫着。房前屋后的草丛
里，不断地发出好像“曲曲曲曲曲”又
似“唧唧唧唧唧”的声音。那叫声有高
有低，有远有近，一声接一声，声声不
息，无休无止，没有倦怠，以致于叫声
连成阵势。这阵势，淹没了淅淅沥沥
的雨声，穿过沉沉的夜色，入耳声声，
阵阵入心。

我知道，这叫声来自草丛里的一
种小生灵。在老家称其为“秋虫”的生
物，古文里的“促织”，现在的人们唤

“蟋蟀”，也叫“蛐蛐”。笔者之意，还是
喜欢称它为蛐蛐。因为，这个称谓的
发音，接近于这种生灵的声音，不妨再
细心听听，“曲曲曲曲曲”“唧唧唧唧
唧”。

蛐蛐的声声鸣叫，不舍昼夜。深
夜，没有它的叫声，仿佛一切都沉睡
着，全都寂然着。蛐蛐的叫声，有两重
意思。一重意思昭示，沉沉黑夜，还有
一脉生气，一线生机，提醒人们夜没有
完全沉下去，沉得无声无息，沉得被人
忘记。另一重意思，蛐蛐那种表面上

连为阵势，实际抑扬悠远的声音，又像
催眠曲一般，使人睡得安然，睡得香
甜，睡得踏实。由此，使我想起两句
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阳骄
叶更荫，岁老根弥壮”。而蛐蛐深夜
鸣，愈显夜深沉。

蛐蛐即蟋蟀。资料显示：蛐蛐属
于蟋蟀科，但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
也就是说蛐蛐一定是蟋蟀，但蟋蟀不
一定是蛐蛐。就好像“氯化钠一定是

盐，但盐不一定专指食盐”的道理一
样。而蟋蟀，北方人俗称蛐蛐。因其
能鸣善斗，自古便为人饲养。据记载，
中国家庭饲养蟋蟀始于唐代，当时无
论朝野，人们在闲暇之余都喜欢带上
自己的“宝贝”，聚到一起一争高下。
在生物分类中，蟋蟀属昆虫纲直翅目
蟋蟀科，约有1400种，我国已知的有
30余种。经研究，蟋蟀是一种古老的
昆虫，至少已有1.4亿年的历史。

原先以为，蛐蛐只在夜里叫，其实
白天也叫。清早，雨还在淅淅沥沥地
下着，我撑起雨伞漫不经心地在雨地
里走着。秋中的早晨，经过一夜的洗
涤，万物湿漉漉的，洁净而滋润。路上
的车辆发出轰鸣的响声，单调而乏
味。总之，噪声。这时，心系一处，倾
听路边花池草丛里蛐蛐的叫声，却是
那样的悦耳，如此的清新。仔细辨认，

“曲曲曲曲曲”，仿佛是“清清清清清”；
“唧唧唧唧唧”，又好像是“净净净净
净”。曲曲，唧唧；清清，净净。声相
近，音相谐。

汽车之噪声，是人为之噪声。天
籁之鸣叫，属自然之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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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红的红土
蔚蓝的蓝海
海南迎来了跨越生命的关爱
自贸港的海岛像一艘巨轮
迎着朝阳开足马力敞开太平洋的胸怀
你可闻见岸上椰风阵阵瓜果飘香
你可看见远方白云悠悠缠绕五指山脉
啊！
中国让海南架起心桥
海南是中国深情的表白
一个声音在沸腾的土地上回响
让八方合唱四海澎湃

历史的驻足
多年的期待
好山好水的海南好有气概
自贸港是万邦联通友好竞赛
再出发的汽笛声声车轮豪迈
你可知道海南与世界已是天涯近在咫尺
你可看见鹿回头传说是再回首好事自然来
啊！
海南是世界开放之窗
世界给海南以真诚青睐
一台好戏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让世界为我们喝彩

歌词二首

怀揣理想，奔向海南
大特区的热情如我的初恋
琼州海峡人潮涌动
天涯海角不再遥远
黄土地喂养我人格底色
海蓝蓝让我活色生鲜
多少次故乡声声呼唤
几十年扎根海岛不变执念
莫要说海南总是风光无限
想起她，我就泪流满面

天地晴朗，沧海桑田
南中国的热风你可闻见
椰风伴着瓜果飘香渔舟唱晚
海韵融入高楼林立霓虹灯耀眼
一声声万泉河水清又清
几番番赞歌响彻五指山
大东海里我泡个澡
小洞天中听梵音绵绵
我要说海南你总是在变
想起她，我就泪流满面

想起她，我就泪流满面
■ 谢强


